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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小到一粒尘埃
没有声音
没有力量
没有方向
没有轨迹

不会被重手按下
成为一枚棋子
也不会散发任何气息
被巨大的欲望吞噬

一生

把自己最硬的那截骨头
打磨成墓碑

拳头

不肯松开的拳头
其实就是
一座小小的坟墓

命运

膨胀的欲望
永远穿不过
这道窄小的门

雪山

真正的忏悔
是慢慢地
把自己清空

月亮
幸好
这个世界
还有一张可以退烧的
冷敷贴

来生
就做一条蚯蚓
一条蚯蚓
一乘空空的列车

没有上上下下
不再牵肠挂肚
停下晨钟暮鼓
忘记来处归处

相信
我相信大地
每一棵小草都拥有阳光

我相信天空
每一道彩虹都架起幸福

我相信大海
每一朵浪花都无言感恩

我相信太阳
每一束光都昭示方向

我相信未来
每一道风都自由奔跑

相信
■ 庄家银

儿子大学毕业后，选择了千里之
外的城市工作，作为母亲，自然惦记。
日常有事没事总爱打电话：千般叮嘱，
万般叮咛，怕冻着、怕饿着，“注意这，
当心那”事无巨细地提醒，唠叨一番心
里才觉得踏实。

近期儿子因工作的事情纠结，给
我转发一段话，这应该是孩子的心声，
字里行间透着压力与无奈，读后心中
颇不平静，原以为关切的提醒是爱的
体现，却未曾想到这些“善意”的提醒
竟成了孩子抉择时的千钧重负。

“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百分正确、
一百分安全”。孩子这句话如当头棒
喝，敲醒了我这个做母亲的。是啊，这
世上没有百分百的安全选择，所有的决
策都是权衡的艺术。我总是在提醒注
意这个、注意那个，仿佛世界上处处是
陷阱，步步有危机。我的每一句“善意
提醒”都在无形中加重了孩子的心理负
担，让他感受到的不是关爱，而是压力。

我不禁沉思：我们习惯于指出风
险，是因为历经沧桑的我们深知跌倒的
疼痛。那些脱口而出的提醒背后，是
爱，是关心，但或许也藏着为人父母难
以言说的不舍与恐惧——不舍得孩子
独自面对风雨，恐惧孩子会走弯路、会
受伤。然而我却忘了，成长本就是试错
的过程，没有亲自蹚过水的人，永远学
不会辨别深浅。突然想起孩子小时候
学骑车，我总在身后紧紧扶着车尾，反
复叮嘱“慢一点，别摔了”，可他总挣脱
我的手，喊着“我自己来”。如今想来，
当年的“放手”让他学会了平衡，如今的

“过度提醒”，反而成了他独立做决定的
“心理枷锁”。原来父母的成长，和孩子

的成长从来同步：孩子要学的是“如何
选择”，父母要学的是“不干预选择”。

孩子说得对：“提醒永远是最容易
的。”站在旁观者的位置指点江山自然
轻松，但真正做决定的人却要承担所有
后果。我的过度提醒无形中让孩子背
上了双重负担——既要面对选择的风
险，又要担心辜负父母的期望。这种

“如果选择错误，就是我的责任，因为你
们提醒过了”的心理压力，何其沉重。

这段亲子间的小插曲让我领悟
到：父母真正的修行，不在于将孩子呵
护得毫发无伤，而在于培养他们面对
伤口的能力，不在于为他们避开所有
的弯路，而在于相信他们即使绕路也
能看到别样风景的智慧。孩子已经长
大，有了自己的判断力和决策能力，父
母应该学会在适当的时候放手，我的
角色应该从指挥官转变为顾问，从保
护者转变为支持者，这不是放任不管，
而是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和决策权。

真正的爱不是紧紧攥在手中的绳
索，而是愿意放开让风筝自由飞翔的勇
气。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最深
远的“计”，或者就是学会适时退后，让
孩子在自己的天空中自由飞翔，无论顺
风逆风，都能成为独当一面的人。要学
会信任孩子的能力，相信我们给予他的
教育和价值观已经内化为他判断事物
的基础。即使他会犯错，那也是他成长
路上宝贵的财富。

从今往后愿做一座守望的灯塔，
在孩子需要的时候亮起一束光，却不
规定航行的方向，因为最美的风景，永
远属于那些敢于自己扬帆远航的人。

放手，原来是最深沉的爱的修行。

学会放手
■李静心

站在贵州高原的褶皱
里，目光掠过连绵起伏的峰
峦，很难想象脚下这片坚硬
的石灰岩山体，曾是鱼儿遨
游、涛声醉人的大海。当你
走进关岭化石群国家地质
公园时，那些从海中“浮出
水面”的“居民”，会打破两
亿年的沉默，向你讲述一段
扬帆搏浪的生命绝唱。

公元 1944 年的关岭新
铺乡，一把地质锤的脆响像
闪电划破山野的寂静。岩屑
簌簌剥落的瞬间，一块海百
合化石从灰黑色的岩层中探
出身来，裹着温柔的海风，眨
着朦胧的眼睛，仿佛刚从五
彩缤纷的海底浮起。冥冥
中，正是地质学家许德佑这
神奇一锤，敲开了“地球的生
命记忆库”的神秘之门。

半个世纪后，当地农民
的 锄 头 又 撞 上 远 古 的 心
跳。更多海百合化石从沉
睡中苏醒，还有那些庞大的

“龙”——脊椎骨像串起的
玉珏纵向排列，肋骨弯成半
透明的穹顶，仿佛能看见它
们摆尾时搅起的暗流，鳞片
在 海 水 中 划 出 锃 亮 的 弧
线。这些嵌在岩层里的骨
骼与茎干，一片片拼出一个
欣欣向荣的远古生物王国
轮廓，而岩层本身的隆起与
变形，正悄悄上演着一场沧
海变桑田的默剧。

2.2亿年前，这里还是一
片宁静的海湾，海洋生物的
世外桃源。鱼龙的身影还在
深蓝中穿梭，海百合的腕足
仍在过滤晨光中的浮游生
物。但地壳的躁动已悄然开
启——海底的岩层像被无形
之手揉皱的绸缎，在板块碰
撞的轰鸣中逐渐隆起。海水
退却，先是珊瑚礁的残骸露
出尖顶，接着是贝类在沙洲
上晒起白壳，最后连海沟也

“站”成如今的陡峭岩壁。曾
经的浪涛凝固成岩层里的涟
漪。当最后一泓残留的海水
踮起脚尖化作云彩，经过约
500万年的地壳运动抬升，这
片土地便完成了从龙宫到高
原的华丽转身，只留下化石
作为其海洋身份证上的号
码。

沿着公园的栈道走，脚下
的每一步，仿佛踩着的不是水
泥地板，而是三叠纪的海水和
软沙。用手轻轻敲击路旁的
岩层，好像能听见远古的波浪
在岩层深处低吟浅唱。那些
躺在岩层里的海洋生物，早成
了永远的演员，以化石为幕
布，天天上演着两亿年前的生
活剧。

鱼龙是这场戏的主角。
1-3 号原位保护馆里，它们
保持着上亿年未曾改变的姿
势，静静地等候重逢的访
客。1号馆地上的盘江龙化
石，尽管身长4米，但在两亿
多年前的深海中也只是中等
个头。这位凶巴巴食肉爬行
动物，专吃海洋里的小型爬
行动物为生。虽然岁月磨掉
了它龇牙咧嘴的模样，可肚
子里那截小小的骨头却藏着
秘密：原来它是位怀孕的鱼
龙妈妈。千万年前的遗憾，
倒成了我们看懂生命轮回的

真谛。2号馆的关岭鱼龙是
大型杯椎鱼龙（因脊椎呈杯
状而得名，属凶猛的掠食性
鱼龙），近10米的身躯（相当
于现今大白鲨的2倍体长），
在当时是海里说一不二的
大王。可惜岁月无情，如今
只剩没了头的躯干化石。
专家说当年它待在浅滩，头
才没能扛住日月的打磨。
好在复原图里，它尾巴翘得
老高，嘴巴尖得像箭，四肢
利落地划着水，威风一点没
减。3号馆的邓氏贵州鱼龙
化石完整得让人叫绝，它盘
在地上，每根骨头都能看得
清清楚楚，肚子上那个圆滚
滚的凸起，藏着亿年的生命
接力密码。

海百合是舞台上轻盈的
舞者。3号馆那面40多平方
米的海百合化石墙，是目前
世界上已发现的一块最大最
完整化石。看纹路，它们像
银杏叶，尺寸却更似荷叶，可
别被“百合”骗了——这漂亮
的家伙是海洋动物，属于棘
皮动物门（体表带细小棘刺，
与海星同类的海洋生物）。
它们曾用受精卵撑破腕足的
勇敢方式延续后代，如今海
百合化石聚集的地方，宛如
一座被光阴锁住的海底花
园：茎干扎在泥里像水草，腕
足有的弯着腰，有的向上伸
展，像随波逐流的花瓣。这
些滤食性的生灵，曾用腕足
捞食海里的浮游生物，每动
一下都带着潮水的节奏，当
无数海百合一起跳舞，整片
海都成了它们的舞台。阳光
穿过海水洒在腕足上，碎成
星星点点的光，和鱼龙的影
子缠在一起，织就远古海洋
最热闹的画轴。

公园博物馆里，那些千
姿百态动的物植物化石标
本，则向游人展示了这片曾
经的海湾“生命大爆发”和

“生命大灭绝”的全过程。
一枚菊石化石蜷成螺旋（曾
在远古海洋中随波游动），
壳上的波痕似还沾着海水
的微凉；旁边的腕足类化石
（靠小孔滤食浮游生物），仿
佛 仍 藏 着 当 时 的 细 碎 声
响。更有一组化石让人驻
足——几条小鱼龙与海百
合缠在一起，一条的吻部还
衔着猎物，却被骤然涌来的
泥沙定格成永恒。这便是
远古灾难的印记，毁灭与留
存，在此刻奇异地交融。

栈道尽头，夕阳正在给
山尖镀上金箔。时光仿佛
在这里打了一个个结，从浪
涛拍岸的海洋到山连山的
高原，从鱼龙摆尾到海百合
开花，关岭的岩层里藏着地
球的日记本。当我们在挖
掘区觅到化石时，好像能触
摸到两亿年前的海水温度，
听见生命在远古海洋里使
劲呼叫的声音，体验到生命
演化的奇妙。

这里的每块石头都是
时光的琥珀，都是大地写的
诗。龙腾黔海的故事，从来
不是过去的事，而是凝结在
岩层里的歌，等着每个来这
里的人，听懂那跨越亿万年
的生命回音。

龙腾黔海
■陆 悦

春春
冰河乍解气氲氤，冻土苏生草色新。
南粤寒凉渐隐退，东山莺啭引高频。
初开杏萼羞撩雨，点晕桃腮欲醉人。
却遣柳烟忙报晓，东风捷信喜耕春。

夏夏
倏忽层云漫碧纱，风雷掣电裂天涯。
黑蜒低掠沾荒草，金鲤高腾跃水花。
银线穿空惊宿鸟，玉珠跳叶乱鸣蛙。
须臾雨霁骄阳烈，何必他方觅岁华？

秋秋
芭蕉数片扫檐楹，闲倚危阑百感生。
日暮每教山色重，天晴偶见野禽惊。
霜林叶尽枝愈挺，碧涧风回水更清。
欲上孤峰追晚照，浮云世味独听声。

冬冬
凛霜夜锁千山暮，朔气凝冰绝鸟踪。
雪拥重门封玉阙，风摇老树泣寒松。
虬枝蘸雨书狂草，碧瓦垂针塑冷容。
且抱真心呵冻砚，泥炉煨酒酿春浓。

四季诗
■叶进雄

电白南清是在云上吗？抑或云上住着南清？
我认识的八月的南清，一半在云上，一半在云

下。云上的南清有仙气，云下的南清有烟火。

一一
那就先说云上的云清吧。
我去时的云清，同样藏在连绵不绝的高山大岭

中，云雾缭绕。几座大风车，在云雾中时隐时现，却
转不碎也转不散半片云彩。这是我看到的还在几
里外的云清。

一进入云清地域，盘山公路就披上了红、黄、蓝
三色的彩带，如有仙女在远山挥舞着这条长长的彩
带，一路引我向南清的心脏靠近。

路两旁是树，除了树还是树，高矮胖瘦，老中青
皆有。我从山脚开始，就钻入了一个绿色的海洋，
闯进了一个负离子满溢的天然氧吧。

弯来曲去的随车盘山向上，我情不自禁地按下
车窗玻璃，呼吸这里醉人的新鲜空气，仿如在半空
中感受吞云吐雾，尽情享受大自然灵气涌入肺部的
快感。

很快地，我们来到了山腰一片较为平坦的腹
地，云清的村落就扎守在那里。

八月的南清，用超四十度的地表温度来欢迎客
人。好在村口“南清欢迎您”几个字，迅速驱散了阳
光晒爆石的热辣。

有人问，上山去吗？
从村落看云清诸山山顶，感觉有阵阵白雾如仙

气飘缈逼人。大风车看起来大了很多，一片片风车
叶正在拉近镜头，不急不慢地揭开云雾，挥手邀我
上山。

那满山的绿，绿得更真了，并少了一份在山脚
时远望的朦胧。一波又一波热气澎湃的绿浪闪烁
着金灿灿的阳光，层层绿涛翻滚着向我逼来。高耸
的山端顶着圆圆的太阳，坚守在云上南清的最高
地，似在坚守南清千百年来不为人知的神秘。这一
切的一切，太有吸引力了。

我甚至听到了从山顶上传来登顶男女的欢呼声，
隐隐约约地看到他们的队旗在山顶高高地飘扬。云清
在云上，他们也在云上，这是多么痛快的事情呀。

但是，我最终还是没有上山。已是下午，走着
上山，时间不允许。乘电车上山嘛，又好像对不起
自己爱徒步的双脚。

不过，那几座立在云雾间的巍峨山峰，我迟早会
征服它们的。因为，我与南清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二二
我想说的云下南清，其实就是脚下这片腹地。

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走动着本地的与外地的满
满的人气。

小溪流水、古榕下、祝福墙、许愿钟、天鹅湖、石
子道、生态园、动物栅，错落有致的民居，停车场里
停着一排排四轮驱动的新农村休闲观光车。

我沿着平整的村道，对村落里的一草一木、一
花一石、一桥一水、一畜一禽进行初次会面的友好
交流。需特意提一提的是，看到正在度假村旁干得
热火朝天的掘进机，我竖起了一个大大的大拇指，
以此表达我打扰它的歉意。

路旁的村屋都穿着新衣服，在阳光下显得格外
有活力与生气。村道比我的脸还干净，门窗看上去
一尘不染，各种各样的花草随处可见。尽管竹楼、
亭阁、小桥、栈道都是为吸引游客而建的，但这里的
山、水、竹、木是实打实的原生态元素，新老搭配不
但不违和，反而让人感觉格外休闲舒适，也符合新
时代的新生活理念。在一排金黄的竹篱旁，我忍不
住来个立此存照，因为背后给予我支持与勇气的是
村落唯美的全景。

湖里真的有鹅。就是不知道，它们是不是天
鹅。我没问，它们也没答。它们一对对的在湖边或
湖中，你帮我梳着羽毛，我挨靠着你的长颈，对游客
一点也不认生，舒适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柳树下，竹荫底，有台也有椅，谁先到，谁先
坐。当然，这都是旁边小店备下的，三个字就是“兜
生意”。不过，不管你点不点东西吃，买不买什么，
都没有人来请你走。坐下来，凉风阵阵吹来，饮一
口水或饮料，吃点小食补充能量，静看远山风起风
落云舒云卷，素描身边景来景往绿深绿浅，心境自
然也如诗如画。

倚湖畔栏杆，看如镜湖面倒映群山的巍巍峻影，

数几朵云朵从湖面轻轻滑过，或者干脆拿一本小书，
静静地翻看几页惬意，邀阳光来晒一晒字里行间的
郁闷，这是多么写意的画面。可惜，我没带上书，手
里只是拿着几张南清的宣传单张。不过，这也已足
够让我陶醉在南清了。

在祝福墙旁边，是一方歌唱的园地。园地对地
开放，对天开放，对人也开放。三五张椅围一台，七
八张台摆在东南西北中，一套音响唱响南清山一般
的豪爽。那是南清人气最旺的地方。同行有人去
点歌，准备付款时，竟被友好地告知点歌不收钱，只
要你愿来，只要你肯唱，保证让你唱到放飞自我。
居然不收钱，少见少见！于是，她痛快地一连唱了
三首，坚决要把满山歌声的回响带回家。

有一位点歌的游客看到音响主人忙前忙后满头
大汗的，递给他一盒饮料。他说了声“多谢”后，将饮
料放回点歌人的台上，然后礼貌地转身又忙开了。那
身影，走动着的分明是南清人纯朴的大特写。那一
幕，我用相机拍摄了，也深深地刻录在心上。

告别南清前，我在一幢小饭店屋顶天台上，拍
摄天鹅在湖中秀恩爱，遇上一位纯朴的村妇在摘龙
眼。她请我去摘龙眼，我没问她要不要钱，但她说
了，自家的，想吃，你就摘。我拉过一大树枝，摘了
几斤来自南清的感动，现场品尝了南清的甜蜜。

以上这些都是我说南清也在云下的原因。因
为，云下，云下，只有在云下，才有烟火气，才有接地
气的炊烟袅袅，才能更近距离品尝南清的人情味。

三三
真的，南清，在云上，也在云下。云上南清，仙气

飘飘，飘逸着新世纪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憧憬。云下
南清，烟火气浓浓，展现的是乡村振兴建设成果的闪
亮，是“百千万工程”拉升幸福感满满的缩影。

我认为，无论云上南清，抑或云下南清，都是一
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云上的南清与云下的南
清融合了，才算是有血有肉有故事有未来的藏在深
山有客来的南清。

甚至我认为，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乡村
乘势打造一个个像南清这样的好去处，人们才有机
会、才有闲情外出领略像南清这样的风景。

南清在云上，也在云下
■王侏晓

又是一个周末，米兰睁开眼已是上午
十点。很久没这样酣畅淋漓地大睡了，她
感到很舒服，整个人又满血复活了。

她还懒洋洋地躺在床上刷视频，弟弟
就来电话问她啥时候到。她这才想起来
几天前跟弟弟约好，今天回娘家吃午饭。
她一骨碌爬起来，洗漱，化妆，还不忘戴上她的葫芦
吊坠黄金项链。

饭后聊天，她弟不错眼地盯着她的项链看，一
个劲儿地夸漂亮，还说她越来越像贵妇了。她打趣
道：“啥时候学得这般嘴甜啦？不会是有事想求我
吧？”她弟挠挠头，笑道：“嘿嘿，还真被你猜中了。”
她忙问：“什么事呀？”她弟支支吾吾了好久没好意
思开口，母亲在一旁帮腔：“他要你借钱给他买房，
他女朋友说了，要在城里买房才同意结婚，至少要
买一套三居室的。”米兰愣神儿了，虽然现在房价下
降，但要在城里买一套，至少也要几十万。

她弟见她不说话，补充道：“姐，我会慢慢还你
的。”她说：“不是还不还的问题，我拿不出那么多钱
呀，再说我现在手头也紧，在备孕中，钱都用来调理
身体了。”她弟抢过话茬：“姐，我是见你成天买金链
才斗胆出这主意的。怎么，一提借钱就装穷？”

她哭笑不得，却又百口难辩。她弟说得没错，结
婚头六年，她确实经常买项链，因为她有一个习惯，
心情不好时就逛金铺买金。那时处在磨合期，她经
常和男人吵架，几乎三天两头吵。每吵一次，她就去
买一条金项链，然后把旧的脱下，把新的挂在脖子
上。她感觉只有这沉甸甸的金子才能压住她的委屈
和愤怒，给她带来好心情。由于这个习惯，每次她娘
家人见到她，都知道她又买了新项链。就连她闺蜜
也调侃她：“你是富婆还是土豪啊？”她总是开玩笑：

“没资本换男人了就换首饰呗。”
她娘家人不知道她的项链都是她省吃俭用，靠

自个儿工资买的。他们只知道她嫁入门第之家，家

公家婆在城里买了房子，她男人又是公务员，铁饭
碗，再看到她金链戴了一条又一条，就觉得她不差
钱，拿个几十万应该不成问题。

她不知如何回弟弟的话，她不习惯向娘家人诉
苦，就算遇上这档子事，她也不想跟他们讲实情，便
随口乱说：“你没听过吗？越是打扮得光鲜亮丽的
越缺钱。”

她母亲也认为她有钱不舍得借，又在一旁帮腔：
“你就这么一个弟弟，你也不想让他打光棍儿吧？”

“妈，你不知道……”还没等她说完，她母亲就
打断她的话：“穷人无富亲戚，他只能靠你了。这忙
你有钱也得帮，没钱也得帮！”

米兰觉得母亲无理了，但当她瞥见母亲红着
眼，试图用手背揩泪，也就不好说什么。母亲这一
生也够苦的，父亲走得早，全靠母亲一个人把她姐
弟俩拉扯成人。弟弟也老大不小了，好不容易才谈
个对象，她也不想让它黄了。她安慰母亲：“好吧，
我回去想想办法。”

回到家已是下午四点，米兰想补个午觉，但怎
么也睡不着，脑海里老想着钱的事情。她把身边的
朋友都过了一遍，还真没找得到一个可以借钱的。
她直勾勾地盯着那几十个手机联系人发呆。突然

“嘀”的一声响，屏幕上弹出来一条短信：您好！根
据您的信用额度，我行授予您五十万元贷款……

经济萧条，银行效益也不好，各种贷款信息变
着花样儿地发，米兰自言自语：只能用这种方法了。

她正准备出门，舅妈打电话来叫她去吃饭。她
觉得应该洗下澡补个妆，就把贷款的事放下了。

来到酒店，她才知道是舅妈女儿雅娜的回
门日，雅娜三天前出嫁，舅妈比较低调，谁也不
通知，如今雅娜带新郎回家，她才通知住在城
里的亲戚朋友去热闹热闹，但也没说是吃啥
饭，估计怕大家备份子钱。酒席上，新郎新娘
给大家敬酒，米兰看到雅娜手腕上的金手镯，

雕着花鸟和心心相印的图案，发出耀眼的金光。米
兰逗雅娜：“这么大一个镯子，是新郎送的吗？”雅娜
指了指舅妈，笑着说：“是妈妈送的。”

坐在旁边的三叔又逗舅妈：“还是亲娘舍得花血本。”
大家笑作一团。
米兰悄悄问舅妈：“花了多少钱？”
舅妈说：“你猜。”
米兰答：“四五千？”
舅妈甩头：“乘以五，我可花了两万多呢。还真

是血本了！”
米兰尖叫：“一个手镯这么贵？”
三叔插话：“现在国际金价平均一千多元一克，

妹子，你是多久没买金了？”
“啥？一千多一克？”米兰不敢相信自己的耳

朵。她确实很长时间没买金了，最近一次买的葫芦
项链已是两年前。自从她决定要宝宝后，她男人开
始懂得迁就她，小两口日子过得挺滋润。她万万没
想到金价飙升得这么快，她记得买葫芦吊坠项链时
才两百三十元一克。她再也坐不住了。

散宴后，米兰骑车飞一般地回到家，搜罗出这
些年来所积攒的黄金首饰来到百年凤祥打金店，那
是一家有近百年历史的老字号。首饰用一个透明
封口袋装着，米兰往柜台轻轻一搁，她紧张得还来
不及开口就听到柜姐说：今日回收价五百七十。

米兰一双杏眼睁得像灯泡：“不是一千多一克吗？”
柜姐笑道：又跌了！黄金价就像男人的话，不可靠。
米兰哦了一声。她伸手抓住封口袋，拿起又放

下，放下又拿起，不知道是卖好还是不卖好。

金项链
■谢锦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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